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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大神萬理x折笠千斗（バンユキ）

大神萬理（攻）

● 現在27歲，是某藝人事務所的事務員，工作能力高，從雜務到經紀工作支援都有涉
及，工作範圍很廣。

● 為人通透而温柔，性格沉穩，是大家的哥哥一樣的存在。

● 10年還是高中生（17歲）的時候，在校內音樂社團朋友介紹下，認識了就讀另一間
高中的千，開始了一起組樂團的生活，後來變成二人地下偶像組合。會與千一起作
曲，也會處理幕後與行政的工作，喜歡千對音樂純粹而執著的堅持。

● 22歲時，與千一起經營的Re:vale快將得到出道機會，但在一次live house表演裡
，舞台上照明燈意外墜落。萬理為了保護折笠千斗而令臉受傷， 為了不讓自己的
傷勢成為千扭曲自己原則迎合商業要求的把柄，好讓千專注音樂，最終決定離開。
離開後被現在工作的藝人事務所社長收留。五年以來一直隱藏自己的行踪，不讓
千找到自己。

● 5年後（27歲，即現在），在一次事件中不得不揭露自己的身份，與千相認。對所有
人都很溫柔和善，唯獨對千的態度冷淡，說話不留情，會刻意避開與千的接觸，原
因是不希望千與現在的拍檔（百）關係受他的重新出現而影響。

折笠千斗（受）

● 現在26歲，是頂級偶像組合Re:vale的一員（另一為拍檔為百），也是演技備受讚賞
的演員，表演充滿張力，在娛樂圈內有著一股王者氣派。但很照顧後輩，也是個關
心他人的內心溫柔之人。對音樂有不容退讓的堅持與執著，說話不懂修飾言辭。

● 10年還是高中生（17歲）的時候，是個孤高冷淡、獨來獨往的美少年。因很帥而很
受歡迎，女性關係混亂。但他本人只對音樂和作曲有興趣，在校內音樂社團朋友介
紹下，認識了就讀另一間高中的萬，開始了一起組樂團的生活，後來變成二人地下
偶像組合。為了萬而開始注意自己滿身是刺的性格，嘗試改善交際技巧。

● 21歲時，在一次live house表演裡被萬保護。萬離開自己後幾乎崩潰，打算放棄音
樂，甚至有自殺的念頭。後來得到原歌迷（百）的支持，與百繼續使用Re:vale的組
合名稱在娛樂圈打滾，用五年的時間就成為top idol，途中一直尋找萬的行踪。

● 5年後（26歲，即現在），在一次事件中與萬相認。重遇後經常爭取機會與萬相處，
卻常遭到萬的冷落和拒絕。



《夏蟬之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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凜冽的冬風在渺無人煙的小區呼呼而過，這小房子的玻璃窗本應能好好抵擋下來——
這一點他在簽訂短期租約前有好好確認過——但踏進小房子的玄關之際，就算是再厚重的

大衣，也蓋不住大神萬理渾身的寒意。

是超乎所料的偵測力與行動力？是滴水不漏的跟蹤計劃？還是精心策劃的復仇行動？

「……你怎會在這裡？」大神萬理捉緊了輕裝肩包的帶子，額上尚未完全復元的傷口彷

彿又要痛起來。

銀髮的青年正坐在玄關的小梯級上，側身倚著鞋櫃。他被來者的聲音喚醒，半掀眼皮，

往上望去。良久才開口的話中，不難聽出幾分戲謔：「喔，你終於肯回來了嗎？」

*

搬家這回事，大神萬理不是第一次經歷。但這次的新居入伙，並沒有如大神萬理想像中

一般順利。過於突然的撤退沒有給予他過多時間收拾行裝——幾件更換的衣衫、必要的文

件與證件、少許現金……此刻全都放在自己隨手撈起的小背包中。

明明該作為新租客好好安頓下來，大神萬理卻彷彿只是個過客一樣，在床上隨便挑個

位置坐下，便將目光傾倒在自己的手機屏幕上。小房子裡的窗戶緊閉，把屋內人的呼氣都鎖

在同一個空間中，狹路相逢，無從躲避。大神萬理滑過通訊簿中一行接一行的聯絡人資料，

嘗試不把注意力放到自己正前方不遠處的折笠千斗身上。餘光之中，那人交叉著雙手，倚著

牆身而站。那雙一向銳利的目光，彷彿能穿過混濁的空氣，活活地勾住自己喉嚨。



如冰面一樣淡漠的灰瞳、透著一層薄薄光芒的銀髮、如他批判作品的言辭一樣尖銳的

菱形耳環、灰白色調的居家服……那無疑是折笠千斗。但那人身上的一些痕跡，卻又與他所

認知的千有所不同——白晢的頸項上一圈顯眼的紅痕，以及那如幻影一樣，無法觸碰的身

軀。

千說，他從路邊的雜貨店買來繩子的時候，其實根本沒想好要掛在哪裡。誰知道，還真

的給他找到了。

畢竟自己在意外過後也昏迷了好幾天，逃出病院前也尚未完成徹底的身體檢查，大腦

會出現些甚麼後遺症，也是自然不過的事情。但作風一向務實的他，還是覺得凡事談實際證

據比較妥當。

「喂？是大介嗎？噓——我沒事！」挑好了有足夠信任度的人選，耳邊卻隨即傳來對方

驚訝地大喊的聲浪。大神萬理皺著眉想要把手機拉離耳邊，又深怕會被面前那人截聽到甚

麼秘密。

「你到底去哪兒了？千那傢伙兩天不到三天就到Live House搗亂，大家都很困擾欸！」

「……他還在那邊嗎？」

「不然呢？他在找你啊！」

「他還在找嗎？」

「對啊，他昨天還和高野打了一架！」



「他沒事就行了。不要告訴他我找過你。」

沒有理會電話另一邊還未說完的嚷嚷，大神萬理俐落地按下了結束通話鍵。冬日的小

房子裡重拾死寂，他抬眸一看，那人的目光依舊沒從自己身上離開。

「你很會玩躲貓貓嘛？大神萬理。」甚至還染上了半分輕蔑。

大神萬理原本還在猜想自己到底要與眼前人對峙多久，想不到，對方卻先移開了目光。

這裡顯然不是他熟悉的環境——他的視線掃了掃空無一物的茶几，又望了望只放著一個破

爛小鬧鐘的床頭櫃。灰藍的眸子上，不經意地浮起了幾絲不悅。

「你找甚麼？」

「《大神萬理殺害計劃》——我之前一早就寫好了。」

自己離開後，千會有甚麼反應，他不是沒有想像過。這個嚴肅得來又有點滑稽的行動，

也許有點偏激，但依然在他預計之內。他好不容易按捺住自己因好奇而想追問下去的衝動

，縱不忍心，也要向對方指出：「這裡已經不是那間公寓了。」

「沒錯。」對方坦然地承認了這一點，卻沒有絲毫窘態。那人邁開了腳步，然後一步一步

向自己走來。四壁之內，他無處可逃。對方站到他眼前，伸出了手，覆上了他的頸項。明明不

該有任何觸感，他的喉間卻滲進了窒息般的冰冷。

「但無論到了哪裡，我也不會放過你。大神萬理，你會為你的所作所為而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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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多了一位莫名其妙的住客，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不方便。那畢竟是他的拍檔，彼此

的生活習慣，早已摸得一清二楚。首天入住之時，自對方眼中滲透出來的濃烈情感，曾讓他

猶豫自己是否需要另覓住處。但想不到，在後來的日子，對方倒是意外地乖巧平和——就像

當年勸喻他需要調動一下某兩個小節而遭堅決拒絕，卻會在翌日睡醒後被遞來一份修好的

曲譜。

相比起這些，其實生活費才是比較讓他困擾的事情。這樣的生活不知道需要過多久，但

起碼，要堅持到千能重新走出陰霾。既然自己已經決定好前進的道路，就要把它貫徹到底。

如果千正到處尋找自己的話，那他一定會從他倆都熟悉的圈子裡著手——Live House、音
樂酒吧、咖啡廳、錄音室……這些地方，全都成為他禁止自己再次踏入的領域。求職的範圍

，亦因此而縮窄了不少。但不知怎麼的，他倒有一股莫名的底氣，能在這場躲貓貓大賽中脫

穎而出。

他從背包中翻找出自己求學時期用過的履歷表草稿，連同其他雜亂的文件散在茶几

上。為了讓自己離開得無後顧之憂，他早已將重要的資料和聯絡人的名片分類放好在那所

公寓的文件夾中。正正因為這樣，他才能安心地帶走自己的筆記型電腦。

大神萬理在茶几上架好設備，安靜坐下。不料折笠千斗亦湊到他身邊，探頭過來，像一

隻偏喜歡在主人工作時表現自身存在感的小貓咪：「你在幹甚麼？」

「找工作啊。」

一旦開始了網上搜索，他倒是能專注起來。直到對方的口裡突然掉出某個令人心弦一

顫的詞語，那雙一直在敲鍵盤的手，才停了下來——

「是樂譜。」似乎沒有得到預期中的反應，千頓了頓，又重覆了一遍：「是我還未完成的樂

譜。」



大神萬理假裝草草地瞄了桌邊一眼，儘量把自己的語調壓成一條平穩的橫線。「嗯。收

拾東西的時候不小心夾進來了。」

「大神萬理殺害計劃」遲遲沒有被啟動，是不是對方早已盤算要換另一種方式去凌遲自

己？當那人開口輕哼樂譜上首個音符之時，他如此想著。例如，用透薄如刀片的音色，輕輕

划開他微弱地跳動的心臟；或者，用婉轉如繩索的旋律，慢慢纏上他呼吸紊亂的喉間。

分不清自己是喪失了力氣還是下意識想要逃避，他只能繼續把視線釘在電腦屏幕上。

首段唱畢，對方又接著哼了第二段。

凌遲？不對。那些歌，那些旋律，不該如冬日一樣將人拖曳到死寂的終歸裡去。那裡有

著他最鮮活的青春，最熾熱的回憶——那該是最美好的夏日。即使沒有吉他的伴奏，那人清

澈的嗓音，也足夠牽起他顫抖的手，領他回到那白浪拍岸的海邊。

直到那人合上雙唇，而音色在冬日稀薄的氣息中彷如雪片一樣漫開、落下、融化，大神

萬理才彷如隔世地開口：「……原來鬼魂也能唱歌嗎？」

沒理會話中奚落自己的成份，折笠千斗反而像勝出了一場比試般得意地挑起了唇角。

「你很後悔吧？你這麼一走，說不定以後都沒有機會聽到我唱歌了。萬，好好感謝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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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悔還是不後悔，其實很取決於對所追求事物的渴望有多大。

例如，夏日限定的海鹽焦糖冰淇淋從下週起就不再供應，他會意外地看到千在掃視餐

牌後，比平常多下單了一杯。他說，讓你的女粉絲看到，一定會提醒你這樣又多攝取了多少

糖份。千會呷著小湯匙，用模糊的語音毫不在意地回擊，反正我怎樣吃也這麼好看。那麼，

為了不後悔，就再多吃一杯吧。

或者，一直合作的Live House從明天起就要結業，在五光十色的幻彩燈光中，他會看到

撥動琴弦的五指，比平常更加用力；迴盪在會場裡的吶喊與歌聲，比平常更加響亮。沒錯，

為了不後悔，就唱得再賣力一點吧。

甚或，在慶功暨道別會中被酒精沖昏頭腦的音樂天才，會把當天一切的巧合都串連起

來，妙想天開地覺得，連眼前這人下一秒鐘也會消失不見。

我不會啦——如此說著的大神萬理，扭頭避開偏要湊上來的折笠千斗。

你確定嗎？銀灰瞳孔把努力維持理性的青年鎖在公寓角落與沙發的一隅，雙手掙扎著

想要重新將十指攀到棉質衣衫的領口上。

他想在自己的話中再多注入幾分堅決，然後順勢把人拉到床上蓋好被子睡個好覺。可

當他抬眸望向那雙眼睛，望向那眼眶裡透出的肅穆，卻有那麼一刻，感覺對方口中所說的，

將會成為事實。

你敢肯定，夏日真的不會完結？他再問，揪著他領口的手竟在微微顫抖。



他頓了頓，再開口之時已阻止不了自己捉著按住對方雙手的力氣流走——就算我真的

消失了……唇上緊接而來的熱度，瞬即封住了一切假想與猜測。

又有誰能肯定夏蟬之歌能唱到最後？海風間那聲夾著笑語的諾言？抑或夜裡那句決定

與你唱到止死方休的誓言？

彷彿想要在虛無的光陰留下最深刻的痕跡一樣，對方在落下親吻的同時，亦啃咬上青

年的唇瓣。原本無動於衷的藍髮青年，竟也被撩動起一直按捺的神經。他用大手扣起了那人

仍在自己衣領的手腕，然後將五指穿進指縫之間。緊緊的，緊緊的，以力度作為存在的證明

傳遞過去。

就像仲夏之時以喧鬧互相呼應的蟬鳴一樣，此起，彼落，用共同的氣息染滿整個夏日。

身上的衣物此刻顯得多餘。暴露在夜裡的肌膚本該被覆上一層涼意，但彼此吻過的地

方，卻像被烈火燒過一樣，炙熱非常。津液在吸吮之間沿著下顎滑落，為摸索著身體的另一

手引領出一道軌跡。肩膀的弧度，頸項的線條，柔軟的耳垂——就算日光再刺眼，那被自己

觸碰過的輪廓都不會輕易消失。

挑起一切事端的那人想要偷偷喘息，卻不料青年的手早已插進髮間，托住了後腦。那人

在呼吸的間隙之間漏出了一聲呻吟，不禁摟緊了青年的脖子。

唱吧，唱吧，將叫聲堵滿耳朵，將熱度蔓延整個林間，直到熾熱的世界只剩下耳鳴般的

聲音。

能怪誰呢？大家都只是不想後悔而已。

*



大神萬理在夜裡緩緩地睜開眼睛。

他記得那間合作已久卻因日間生意經營不善而被迫結業的Live House，也記得那場

大家都喝得爛醉的慶功暨道別活動。但那之後發生的事情，卻不如夢境一般。回到公寓後的

他們累倒在地板上，不知道是誰先睡著，總之，甚麼也沒發生，就這樣一同迎接翌晨刺眼的

日光。

明明是那麼頹廢的一晚，睡夢中的腦袋卻將它描繪成完全不同的景況。他望著漆黑中

的天花板，笑著搖了搖頭——這不會就是自己後悔沒做的事情吧？他自問比同齡人成熟，

不該有像思春期小男生一樣的奇怪妄想。那麼，為什麼偏會遇上這樣的夢？

「好冷。」

耳邊傳來某人的細語。大神萬理撐著眼皮在枕上側側頭，嘗試在眼睛適應黑暗的同時

看清那人的表情。

無論到了哪裡，為什麼……總是擺脫不掉呢？

那在自己入伙當天明明兇得很的某人，此刻卻抱著雙膝，正面坐在自己的床舖前。千盯

著大條道理獨佔床位的大神萬理，問：「你不讓我睡進被窩裡嗎？」

又是那個眼神——那個讓他每次都拒絕不了對方的請求，而選擇放棄早上的課堂並與

他一起把樂曲完成的眼神。

大神萬理看著對方單薄的身影，不禁嘆了一口氣。他將自己挪近了牆壁那一邊，勉強在

單人床上空出了半個身位。才剛拉開了被窩，銀髮青年就縮著瘦削的肩膀，爬進了被窩，躺

到他的身旁。



「還是好冷。」

「棉被已經分你一半囉。」大神萬理頂著倦容，滿臉愛莫能助。

如此說完，千卻依然注視著自己，眼神似乎在埋怨眼前人做得還不夠多。

但他還可以怎樣？伸手抱抱對方嗎？

「別這樣看著我。」他暗地裡打消了念頭，續道：「死了就再也感受不到別人的體溫，你上

吊的時候該想到這一點。」

似乎被戳中了痛點，千沒作聲，只是默默地回望他。漆黑之中，他們的視線於近在咫尺

的距離間相交，如兩根緊纏的弦線。不知道過了多久，千才淡然地開口——

「你這樣避開我，不也永遠無法再看到我嗎？」

為了不後悔，連再也不相見也可以一併忍受嗎？

大神萬理多麼想把那猶如線香花火燃點後綻放出點點星光的目光捻掉，然後拍拍那顆

頂著凌亂銀絲的腦袋，隨便把人打發掉。但他卻忘記，自己根本不會觸碰到眼前這位莫名其

妙的住客。

也許是「晚安」，也許是「快睡」，倉促地落下話音後，他就重新閉起雙眼。即使要再次回

到走向截然不同的夢境裡去，那也是他心甘情願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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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介告訴我了。

——你在哪裡？

——你為什麼要走？

——你的傷呢？

——你快點回來。

——萬，你快點回來。

一條接一條的訊息，不分晝夜地從手機的屏幕上閃現。連綿的提示音，彷彿能串成夏日

林間不願休止的蟬鳴。站在小房子中央的大神萬理木無表情，將一切拉動眉頭或唇角的力

氣全都灌進牢牢按住手機電源開關鍵的指頭上。一條又一條彷彿有生命的訊息，就在黯淡

下來的日光中，被埋在泥土裡。

千站在他的身邊，把一切收盡眼底。他開口，口吻像自己那天逃出病院後路上迎面刮來

的寒風。

——你不後悔嗎？

一陣寂靜過後，不知道是誰率先發出了破碎的笑聲。



——承認吧，你後悔了。

大神萬理沒有理會那一直勾在自己身上的視線，轉身走向了房子的深處。窗外的風聲

呼呼作響。他拉開窗邊半身櫃的抽屜，將不再叫囂的手機放進去，然後默默鎖上。

沒關係，就算此刻包裹著一切的仍然是寒風凜冽的冬日，他也不會忘記夏天的蟬鳴

——茫然，迷失，但依舊叫得聲嘶力竭。

你問，牠知道自己在唱些甚麼嗎？

牠會說，其實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覺得……這一刻，就該這樣唱。

——就算將唱破喉嚨，滲出血絲，也要盡情地，毫無遺憾地，不留悔意地，把樂曲延續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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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樂曲延續下去的方式有很多，可是他沒想過，自己竟然還能在核心的外圍，繼續自己

熱愛的工作。這一切，都多虧了那位偶爾相遇的淡金髮社長。

買上嶄新的西裝，打上銀空色的領帶，從今天起，他的躲貓貓大賽，該踏上另一條賽

道。

千與他一同站在全身鏡前，側目打量著抖擻精神的青年。他挑了挑眉，輕笑：「哼唔……
偶像事務所的事務員嗎？你就不怕你會在電視台遇到我？」



大神萬理清了清喉嚨，臉上難得沒有絲毫動搖。「社長甚麼都知道——他說我可以先留

在辦公室裡工作。」

生活漸上軌道，他的所思所想，不再只圍繞著一個人。想要報答的人、想要讓他們閃閃

發光的後輩、想要好好聯繫的工作伙伴……還有許多許多，讓他終於能忙碌起來的事情。

這一晚下班的時候，他剛好瞄到便利店門前的宣傳牌——「海鹽焦糖冰淇淋，夏日限定

發售中」。今天有值得慶祝的事情，就算千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把屬於他那一份的冰淇淋

吃進肚裡，他也覺得對方應該能體會到這份喜悅。畢竟，今天在社長的辦公室裡看到消息時

實在太失禮了。要是讓他再看到那節報導，他一定能笑著與千分享。

「千，我回來了。」

大神萬理朝小房子喊了一聲，在拉下領帶、放下公事包的同時，抄起了床上的電視機搖

控器，俐落地按下開關。

「千——」

那人在搞甚麼呢？要是聽到自己如此熱切地呼喚他的名字，他早就應該頂著一副得逞

的樣子，從不知何方探頭出來，大搖大擺地宣揚自己的復仇大計又有一大進展。

他從便利店的塑膠袋裡取出冰淇淋杯，順道望向電視屏幕。一如他所料，深夜的娛樂節

目，正重播著午間的消息。

「千——」大神萬理提高聲量，再喚一聲。「你快來看，你和百君今天正式出道了！」



房間裡，依舊沒有誰的回應。

電視機的聲浪迴盪在殘舊的小房子裡，連同老電風扇，攪拌夏日沉積在周遭的熱空氣。

……那個轟轟烈烈的復仇大計，已經結束了嗎？真突然啊，就連一句道別也沒有。

那老是揶揄自己且尖酸刻薄的話語，不會再在夜半侵襲耳畔。這本該就屬於他一個人

的小房子，將會回復清靜。

直到手上的冰淇淋杯快要被指尖的熱度暖成室溫，大神萬理才察覺到甚麼，然後獨自

扳開了圓形蓋子。他用附帶的小湯匙刮了一小口放到舌尖上——海鹽焦糖冰淇淋無聲地融

化在嘴裡，誰也不知道，那裡曾乘載著一整個璀璨又瀾漫的夏天。

電視機裡的錄影片段依舊在播。那個一如既往地好看的銀髮青年，用著他最熟悉不過

的聲線，唱著每次都能觸碰他靈魂缺口的旋律。即使要跨越多少個冬日，伴隨夏日歸來的蟬

鳴，亦將如舊——熾熱，且聲嘶力竭。

大神萬理把涼意嚥下，然後閉上眼睛，微笑起來。

Fin.


